
《六祖法寶壇經》第八講 

〈機緣品七〉 
近育法師 2018年 7月 8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諸位法師、諸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來看《六祖壇經》的〈機緣品〉第二集。 

 

〈機緣品〉，就是機跟感之間，他們一碰面時的絲絲入扣，甚至不用講話，一眼

便知道要怎麼樣點撥來人。我們說，這個很像大內高手過招。那你可能會說，他

們是高手，那我也不是低人。我們就來看看他們彼此間的問答，也看看自己碰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自己是怎麼來回答的，自己的「機」是什麼？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 

 

首先來看智常法師，智常法師是信州人，髫年出家。髫年是幾歲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張表，我們中國有一個習慣，不曉得在座各位，家裏還有沒有

這個習慣，小孩子出生一歲的時候會抓鬮，有沒有？就地上擺滿了東西，讓他去

抓，以小孩抓到的東西判斷他長大以後會做什麼。家裏沒有這個習慣的，大概也

聽過有這麼一個事情。 

 

比如清朝小說《紅樓夢》，大家都知道《紅樓夢》的男主角賈寶玉滿周歲的時候

，家裏的地上也是擺滿了算盤、鋤頭、鋸子、筆等等的東西。你知道他抓到什麼

？他抓到胭脂，所以註定他一生都跟女人在一起。 

 

前幾天還有一個信眾，她在女兒周歲的時候，也是好玩啦，就在地上擺了些東西

；當然她是希望女兒能抓《華嚴經》。可是你知道她抓了什麼？手機。她說，大

概以後跟她一樣是做會計。 

 



髫年，就是大概七八歲的樣子，我們常常說黃毛丫頭，或者說黃髮垂髫，小孩子

的頭髮垂下來。髫年就是這個時候、大概是七八歲左右。 

 

你看，七八歲就志求見性。足見法師小時候就非常的好樂佛法，想要出家學道，

善根是非常的深厚。長大了以後就去大通和尚那個地方請教佛法大意。 

 

【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

某甲本心本性。】 

 

他到大通法師那個地方三個月，法師也沒有給他什麼開示；他按捺不住求法心切

，有一天就去方丈室。 

 

在佛教名詞裏面，住持、方丈，你知道方丈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嗎？也聽過首座和

尚這些名詞，對不對？方丈的出處，來自《維摩經》裏的維摩詰居士，當時他住

的房間就是一丈，因此後來就把他叫方丈。方丈是這樣來的，也就是一個廟的住

持。 

 

【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 

 

有一天他去見方丈，問：什麼是本性、如來藏性？法師回答：你看見虛空了沒有

？ 

 

【彼曰。汝知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

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

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各位高人，看看他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他說：你看見虛空了沒有？虛空有沒有

相狀？虛空有沒有長形、方形，男相、女相，有沒有這些相狀？沒有，對不對？

我們看虛空是沒有相狀，沒有大小方圓。那我們的本性也是如此，像虛空一樣，

了無一物可見，沒有長短方圓，沒有青黃赤白，這個就是你的如來藏性。 



 

請問，你聽了大通法師的一席話，明白了沒有？見性了沒有？我們都沒開悟，對

不對？聽了這樣一席話，也沒有見性。你看：我們這一念心沒有形相，也沒有青

黃赤白，也沒有長短方圓，沒有一物可見，沒有一法可得。他說這麼一聽下來，

就知道了如來的知見了。 

 

請問，我們悟了沒有？沒有，對不對？智常法師也是一樣，大通法師說了這一套

話，弟子心不安，不明白。這些道理聽下來，充其量只是長了知識，可是並沒有

見自本性。那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六祖大師就跟他講，大通和尚跟你講的還存了一個見，存了一個知，他就給他一

個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不見一法存無見」：你現在「有」，空了，沒有了；可是你還守著那個「空」，「

沒有」。 

 

打一個比方，有三個禪和子，他們在禪堂裏面打坐，禪堂是禁語的，他們坐了一

天一夜。到了晚上，一陣風吹過來，把蠟燭給吹熄了。其中一個人忍不住說：「

哎呀，火滅了！」第二個人劈頭就說：「你怎麼說話？」第三個說：「哎，還好，

只有我沒有說。」 

 三個人都有沒有說話？有。他把「有」空掉了，可是死抓著「空」不放。他有

沒有抓？他放掉了「有」，放下了；「空」卻死死的抓住。有沒有抓？有。所以他

雖然沒有「有」的見，可是他還有一個「空」的見，這就是執著。你說虛空沒有

相狀，是個空，可是你還是抓住那個空，還是有執著。所以六祖要破的，就是這

個地方。 



禪宗講在哪裏執著，就破哪個點上面。所以宗門講的是破，不是立。凡是行人一

有對待，明眼善知識一眼看出，就破我們對待的地方，把我們執著給破掉。 

 

所以他就說，雖然你不見一法，可是還存著空見，守著這個空見不肯放。不立一

法，一直抓著不立一法的概念。因此不能見自本性。 

 

六祖大師一跟他點撥，智常法師就悟了，就說了一偈：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我一直尋尋覓覓菩提，存著悟的念，牢牢抓著悟

的念，這跟我當時沒有悟，是一樣的執著。 

 

先看「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他不見一法，應該是萬法皆空，可是他存了

一個不見法的見，他還是有個見。「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是哪兩頭？空

和無見。茫然趣兩頭，就是存了無的見， 守了空的知。 

我們再往上看前面兩句，「自性覺源體」，如果見自本心、悟自本性，「隨照枉遷

流」，就可以做到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到哪個地方都自自在在，因為沒有執著

了。 

 

這個是智常法師，因為他有前面下的功夫，七八歲的時候就志求見性，自己一直

不斷的用功，時間到了，祖師臨門一腳---說了個偈，他馬上就被點化開來。 

 

智常法師他又有第二個問題，我們來看看。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 

 



他說：我聽說有三乘法。哪三乘呢？聲聞、緣覺、菩薩這三乘？聽說還有最上乘

。就應該有四個了。 

 

【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 

 

六祖大師怎麼說？他說：沒有所謂的四乘，說三說四都只是方便說。 

 

【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

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 

 

第一種，見聞轉誦是小乘。像是每天讀誦《地藏經》；《普門品》等等。誦讀經典

，誦聞經典，這是小乘。 

 

來看看自己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修行人？聽到經典，每天就去誦它；甚至聽到布施

行善，也去做做善事，像是鋪橋造路，幫助別人，做做自己的功課，這是屬於小

乘。我們不是都說自己是大乘的行人嗎？ 

 

第二個中乘，是明白佛經所說的義理。我們今天早上法會誦《地藏經》，《地藏經

》是一部因果經，告訴我們應該要恭敬經典。恭敬經典的果報是聰明，不殺生的

果報是會健康長壽，它是一部因果經。明白了經裏頭的意義，明白佛法，能夠跟

人家解釋：佛教教我們應該要孝順父母，教我們應該慈悲不殺生等等，這是明白

經意。中乘是明白道理轉述給其他人，令人也明白。 

 

實實在在去修行，這是大乘闡述的道理。因此六度萬行，布施、持戒、忍辱等等

，我們可以如實去修行，這是大乘。再者如果能修而無修，念而無念，天真本然

去做，一切法不染。即一切法，離一切相；離一切相又即一切法，這就是最上乘

。 

 

我們現在問問自己，自己是屬於哪一乘的？雖然我們自己說我們是大乘的行者，

是不是真的是大乘？自己心裏琢磨琢磨。 



 

各位，我們剛完成華嚴法會，《華嚴經》裏面說「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

住空。」是屬於小乘、中乘、大乘？還是最上乘的佛乘？蘇東坡說「八風吹不動

，端坐紫金蓮。」就是不管人家讚美我也好，對我誹謗也好，我從來沒有兩頭的

計較，這應該是屬於哪一乘？一切法不染，對不對？《華嚴經》講的「猶如蓮花

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異曲同工之妙，也是屬於最上乘的佛乘。 

 

【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由這個地方就可以知道，六祖大師鼓勵我們做最上乘的佛教徒。所謂的乘，就是

運載，車子的輪會走嘛，所以它是行的意思。當車子越大，就可以承載更多的眾

生。由此可知，經律論不是把它拿來讀讀的，要在日常生活裏面運用的。 

 

乘，是行的意思，就要徹底去做的，不是嘴巴講的。所以一切時中，自性自知。 

《入道要門論》裏面講什麼是大乘、最上乘？中間的分別是什麼？「大乘者是菩

薩乘。最上乘者是佛乘。」證得了菩薩乘，得到了湛然常寂，可是好像沒有修一

樣，這個就是佛乘。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

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

滅為樂。於此疑惑。】 

 

我們接下來看志道法師。志道法師請問六祖大師：在《涅槃經》裏講，「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來看這四句偈是怎麼來的。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有一世做婆羅門，

他住在深山裏面，非常用功修行，用功修行呢就震動了天宮。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封神榜》，《封神榜》裏邊女媧神住在天宮，商紂王有一

天看這個女神雕像，就動了淫念；他一動念，天宮馬上也搖動了。 



 

所以天上人間互相感召，由於婆羅門非常勇猛的用功，就驚動了天帝。 

 

這天神帝釋一想：不得了，這個人這麼用功。於是化身做了羅剎鬼，來試驗試驗

這個修行人。 

 

羅剎鬼就說了一句話：「離怖畏如來曾經講過『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他只講

了一半，就沒講了。修行人一聽：誰在這裏講話？一看，原來是羅剎鬼。羅剎鬼

長的很難看，但是修行人一心想要知道，下半偈。 

 

婆羅門說：「你只講了一半，可不可跟我講另外一半？」羅剎鬼就說：「我是替離

怖畏如來，遠離怖畏、遠離驚恐的這一位如來講的這句偈。」他說：「你可不可

以給我講下半偈？」羅剎鬼說：「可以，可是我現在肚子很餓，我沒有力氣說。

」 

 

婆羅門就說：「我可以供養你，你想要吃什麼？」「想要吃熱熱的肉。」他就說：

「我可以供養你，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講下半偈。」羅剎鬼就說：「好。那我怎麼

知道你不會反悔，你說要把身體供養我？」婆羅門就說：「我對著佛菩薩跟你保

證。」以前人可以這樣子互信的啊！ 

 

羅剎鬼就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我說完了，你可以

給我吃了。」婆羅門說：「你等一等。」「你反悔了？」「我沒有反悔。我想，這

麼好的一個偈，只有我一個人聽到，太可惜了。你可不可以等一等，我把這四句

偈刻在樹上，好讓後人跟著修。」 

 

羅剎鬼就說：「好。」等他把四句偈刻在樹上，羅剎鬼就說：「好了，你現在刻完

了，可以把身體供養我了。」結果婆羅門就說：「等一等。」「你又反悔了？」「

沒有，因為樹上的偈經過風吹日曬雨淋，幾年後它就會毀壞，不長久；你可不可

以讓我刻在石頭上面？」羅剎鬼就答應他，讓他刻在石頭上面。 

 



刻完以後，婆羅門就說：「好了，你可以吃我了。」他把眼睛一閉，等著羅剎鬼

來吃他。剎那間羅剎鬼就恢復成帝釋，升到虛空說：「你真是一個真正的修行人

。」這就是「雪山半偈」的故事。 

 

我們再回到志道法師，志道法師說我不明白這四句偈的意思。 

 

【師曰。汝作麼生疑。】 

 

六祖大師就說，你哪一個地方有疑問。 

 

【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

知無覺。】 

 

他說，一切眾生都有色身跟法身。色身，就是肉身。法身，就是如來藏性。色身

會生滅，所以是無常的，時間到了，我們就往生了，就死了，是無常的，有生有

滅。可是如來藏性，不管我們換來什麼樣的軀體，他一直都是跟著我們。它無形

無相，無知無覺。 

 

【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涅槃經,聖行品)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 

 

但是後面半句偈講「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我不明白到底是色身受樂，還是法

身受樂。 

 

【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

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 

 

他說：如果是色身受樂，想一想看，死的時候，不是四大分張嗎？是樂還是苦？

全然是苦。如果說是法身受樂，剛剛講說法身是無形無相的，無知無覺的；那無

知無覺，就跟木頭一樣，跟拜墊一樣了。怎麼會有樂呢？所以我不明白這個道理

。 



 

【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 

 

接下來又說，如果五蘊身體眼耳鼻舌身從如來藏性變化出來的，所以一生下來，

就有眼睛、耳朵、身體，等我們死了以後，五蘊又會歸回到法身去。 

 

【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

。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假設說，身體在我們死了以後，還會再投生，再投胎轉世、投胎轉世.....。如果是

這樣子的話，會一直不斷的生滅。一直不斷的生滅，會不會是快樂的？沒有。如

果說，不會再投胎了，這一往生之後，再也不可能投胎了，就歸回到法身法性了

，就同草木一樣，還有什麼快樂？ 

 

他的疑問在這裡。大家想一想，他說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如果我們生命死了以後

，我們還會重生，一直不斷的重生，就一直不斷的在生滅、生滅，是不是沒有樂

？可是如果不會再回來了永歸寂滅，就跟草木一樣。兩個都一樣，沒有快樂可言

，這個是疑問所在。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 

 

看看六祖大師怎麼回答。他就說，你是一個出家人，你怎麼會有外道的斷跟常的

邪見呢？ 

 

【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則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 

 

在最上乘裏面，法身跟色身是一體的，你現在把它分開來，跟一般的世俗人一樣

。一般的世俗人是怎麼樣呢？有所謂的色身可以受用快樂，所以我們一直不願意

死，就想要長生不老，要追求快樂，耽著快樂；不明白這個五蘊和合的身體是虛

妄的。 



 

【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

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

幻虛假。枉受輪迴。】 

 

佛陀慈悲，有所謂的涅槃四德。我要問大家的是，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的樂，跟我

們一般講的快樂的樂一樣嗎？不一樣。我們世俗所說的快樂，我今天很快樂，因

為老闆給我加了薪水。 

 

這個快樂，是恆常的快樂還是對待的快樂？是對待的。假設說，今天的中餐很好

吃。意思說以前那個不是那麼好吃，所以才襯托出今天的好吃。這輛車開起來很

舒服，意思是說以前的不舒服。相比較過來的，對不對？所以世俗的快樂是相對

待比較來的，當這個快樂被抽走了以後，就會變成不快樂，就會變成苦惱了。 

 

【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

。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

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

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佛陀所說的寂靜常樂跟世俗所說的生滅快樂一樣嗎？對待的快樂一樣嗎？所謂

的常樂我淨的樂，沒有一個生相，自然也沒有一個滅相，沒有一個受樂的體，也

沒有一個不受樂的。就因為這樣絕對的寂滅，所以才是常樂。如果是一個對待出

來的，是因為苦把它襯托出來的樂，就是一個生滅，短暫的樂。所以只有不生不

滅的，沒有一個受跟不受，不執著、絕待的才是真的。這樣子的常樂我淨才是永

恆的。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像 一一音聲相】 



 

接著六祖跟他講了一個偈，說：所謂的無上大涅槃是圓明常寂照，它是如如的。

一般凡夫認為死了以後，有所謂的涅槃，有死就有生，是對待法。外道執為斷，

斷跟常又是一個對待法，這些全部都落在知見裏面。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只有心都平等，沒有對待，沒有過去、現在跟未來，沒有這些，才能夠如如。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現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好，這裏「常應諸根用」，我們的如來藏性可以起隨緣的作用，又不起用的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這裡跟永嘉大師講的「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

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這兩個的意境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花開五葉的其中一位禪師。 

 

一花開五葉，請問，一花是誰？開了臨濟宗、曹洞宗、溈仰宗、雲門宗、法眼宗

，這五個禪宗的教派，請問祖師爺是誰？六祖嘛！對不對？六祖的門下就有這幾

個派別。我們要介紹的是其中一位---行思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他開創曹洞宗。行思禪師在小的時候，跟剛剛那位志常法師一樣

，就希求佛法，對佛法很感興趣，小時候也不是那麼愛講話，後來到了六祖的座

下。 

 

六祖年紀大了，快要入滅了。座下有一個沙彌叫希遷，一天去祖師室，請問六祖

大師，說：「祖師百年之後，請問我要依止誰繼續用功？」六祖跟他講：「尋思去

。」就這三個字。 



 

六祖百年之後，這位希遷禪師成天就靜坐。老喜歡找一個地方安安靜靜的地方，

成天就這麼坐著，因為祖師跟他講尋思去嘛，所以他就依教奉行囉---靜坐冥想。 

 

有一天首座看不過去了，說：「你一天到晚坐著，到底在做什麼？」他說：「你不

知道，祖師說他百年之後叫我尋思去，所以我的功課就是靜坐冥思。」 

 

首座說：「哎呀，你誤會祖師的意思了。你不是有一個大師兄，叫作行思，行思

禪師，你應該去依止你的大師兄。」哦，他一聽豁然開朗---所謂尋思去---原來是

去找行思禪師依止，行思禪師在湖南青原的地方弘化。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我們尊敬一個人，不會直呼他的名諱，一般來講就以他

的住處為名；比如我們說永嘉大師，永嘉不是法師的名號，是溫州永嘉，是住的

那個地方，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習慣。 

 

行思禪師他是來求印證的。我們看，到祖師那個地方去，祖師問的第一句話，一

定都是這樣：「你從哪裏來？」 

 

【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 

 

行思禪師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我應該要修什麼法門，才不落階

級？ 

 

階級，就好像樓梯一階一階。那意思是什麼呢？講的是修行的階位。第一個阿僧

劫會經歷十信、十住、十回向、十行等等；接著再進入第二大阿僧祇劫，就是一

地到七地；第三阿僧祇劫再繼續修。這個就是所謂的階級，一個一個的階位。可

是在禪宗裏面不是講階級的，在禪宗裏面講的是見地，講的是頓悟的法門。 

 

所以一來他就馬上問，應該修什麼法，才是頓法呢？ 

 



【師曰。汝曾作甚麼來。】 

 

六祖就問他說：你平常都做一些什麼功課啊？ 

 

【曰。聖諦亦不為。】 

 

他回答說：聖諦亦不為。不為，所以他不是落在有為上，說的是我連聖諦都沒有

執著；我連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什麼第一議諦，我都不為，統統都是

無為的。一問一答之間就知道來的人不是泛泛之輩。 

 

【師曰。落何階級。】 

 

一聽，六祖就知道，這個人已經有消息了。就說，那這麼說起來，什麼是修行的

階位？ 

 

【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他說：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我連第一義諦，我連佛在我面前我都不執著了

，「有佛處也不執著，無佛處急急走過。」就是這樣子了。 

 

【師深器之。令思首眾。】 

 

六祖大師就印證他了。令思，令行思禪師做首座和尚。首座和尚，就在方丈、住

持之下就是首座和尚。 

 

之後他回到吉州青原山，青原行思禪師的名號就是這樣子來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影片。39:27——40:50影片 

 

大家記住石頭希遷是行思禪師座下，等一下我要說石頭希遷禪師。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不落階級。有一個故事，還記得德山宣鑒法師嗎？就是一生

讀誦研究《金剛經》的法師，還作了《青龍疏鈔》。還記得我說的那個故事嗎？

記得也好，不記得也好，我們來看看。 

 

有一天他生病了，有一個僧人去問病：「你都已經是大和尚了，還會生病嗎？」「

還有不病的沒有？」意思之間說是肉體生病了，有沒有沒有生病的？ 

 

德山禪師不假思索的說：「有啊，有那個沒有生病的。」來問病的僧人很好奇：「

怎麼是不生病的？」你看德山禪師怎麼說？他二話不說地大聲呻吟：「哎呦、哎

呦痛死我了，痛死我了。」什麼意思？他意思是說，有病的這個肉體，也就是內

心不生病的那個。有沒有兩樣？沒有兩樣。這就是禪宗。聽懂嗎？不懂？懂。果

英點點頭，那我們就可以過去了。 

 

我們說黃金很貴重，人人都想要追求；尤其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人人就想開悟，

想成佛。我們都很想開悟，花開見佛悟無生，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但是祖師

說，如果我們對聖諦的執著放不下，跟凡情放不下是一模一樣的。《金剛經》裏

面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如果我們那個執著的心放不下，這都是凡情未盡

，偷心未死。所以一直要到「聖諦亦不為」的時候，才是斬釘截鐵的把執著統統

去得乾乾淨淨。這個請在今天回去的路上參一參。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叩。讓至禮拜。】 

 

接下來一個禪師，懷讓禪師。他是金州人，金州在哪一個地方？金州是屬於玉門

關，我們在古書裏面會聽到金州客、金州客，大概就是從玉門關那個地方來的。

好，我們來看看。 

 

【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祖師說：你從哪裏來？他說：從嵩山啦。祖師又說：那是什麼東西，從哪一個方



向來的？他回答是說：說一物即不中。 

 

這個地方，因為是高手過招嘛，他們知道彼此在說什麼。描述嵩山是一個什麼樣

的形狀，你怎麼樣描述？你要描述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東西，怎麼描述？說一物即

不中。因為我如果說我是從東邊來的，你就有一個西邊跟它對應，如此一來就落

入了對待，對不對？我如果從大這個地方著手，那自然就是因為小把它烘托出來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嘛，落入了一個對待。所以你要說是一個東西，它一定是

落到兩頭的。好，所以六祖就繼續要點撥他。 

 

【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然後他又說：還有沒有修證？ 

 

我的問題來了，我們在這個禪宗裏面不是講，自性本自具足嘛，為什麼懷讓禪師

說「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在宗門裏面不是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

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為什麼他又說修證即不無，意思說修證是

有修證的。這個是高手的問題，重點在「染污即不得」。什麼是染污？瞋恨心啊

、貪心啊、邪知邪見啊，這個就是染污心，染污心即不得。 

 

但是有修有證啊，如果說沒修沒證得話，那像什麼？方便說有修有證，到了有修

有證的時候，還能不被有修有證框住的時候，那才是功夫。對不對？如果說沒修

沒證的時候，那你不是又落入另外一個無厘頭嘛。所以真正每天去做這一個事情

，沒有被法華轉，還是繼續念經；沒有被法華轉，是轉法華那才是工夫嘛。一樣

是這個意思。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六祖大師就印證他：就是這個不染污的心，是諸佛所護念的，你是這樣，我也是

這樣。重點在「染污即不得」，心地是清清凈凈。我一說，又落到對待法裏面了

，但是說還是要說---請大家記得：但有言說皆非實義。 



 

【西方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六祖說，西方—印度---般若多羅法師曾經作了個預言，說你的徒弟中會出一千里

馬，天下的人都沒有辦法跟他比，縱橫天下；他智慧，辯才廣大，所有人都對他

心悅誠服。 

 

【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 

 

六祖大師說：這個人出在你的門下。但你不要這麼早出來說法。懷讓大師領會了

師父所教導的，在他的左右服侍了十五年。 

 

請問，為什麼他叫他不須速說？你覺得呢，想一想啊？我們下來看這個影片。 

 

50:08——52:20影片 

 

看了這兩位祖師的影片。我們現在經常會聽到人說，江湖、江湖，這個江湖一語

就是從禪宗來的。 

 

剛剛我們看到懷讓禪師座下出了一匹壯馬，是馬祖大師在江西弘法。行思禪師座

下也有一個出色的師弟是石頭禪師，他們是在湖南。江西、湖南，這兩個大派的

禪風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大破大立；另一邊的禪法是非常的綿密的。 

 

但是這兩個門派的祖師爺彼此都有默契，如果在石頭禪師那個地方機緣不對的，

他就會介紹他到馬祖道一的道場去參學；如果馬祖禪師覺得這一個來求法的人，

他的機緣不在這地方，他就會介紹他到湖南的石頭禪師處。有時候修行的人就會

遊走江湖，就是在江西跟湖南這兩個道場遊走參學，這是走江湖的由來。 

 

好，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儒生，他準備要進京趕考，半路投靠旅館。那天晚上他

就作了個夢，夢見房子白光萬丈。醒來以後他就去問人家、解夢嘛，因為要去進



京趕考，所以解夢看是吉祥不吉祥。有人就跟他說：「如果夢見滿屋子都是光的

，那就跟佛有緣。」 

 

不多久，他碰到了個和尚，和尚開口就問說：「你這麼匆匆忙忙的要做什麼去呀

？」他說：「要選官去。不瞞您說，我要進京趕考，希望我能考上，以後就可以

做官，所以我要選官去。」禪師就跟他講：「我看你的樣子選官不如選佛。」 

 

就講這麼一句話，他馬上決定不要去參加科舉考試了，要選佛。於是請問：「哪

裏是選佛場？」一開口就問到了核心點了。禪師說：「放眼當今天下，最好的選

佛場就是馬祖法師那個地方。」於是他就奔到了江西。 

 

一見到馬祖，他摸摸他的頭巾。意思說我是讀書人。祖師就問他：「你從哪裏來

，你要做什麼？」他就說：「想要選佛。」他說：「哎，你的機緣不在這裏，到石

頭那裏去。」於是就把他遣派到湖南去。 

 

走到湖南，一見到石頭禪師，他一樣又拉拉他的帽子，我是讀書人。石頭禪師二

話不說：「做工去。」當事人很老實！叫他去做工，一做就做三年，一句話沒講

，做了三年。 

 

有一天，石頭禪師宣布：「明天所有的人都拿工具到大殿集合，我們明天出坡去

除草。」隔天整個廟上上上下下，大家拿著鐮刀拿著畚箕集合了；就只有這個儒

生——後來的天然和尚，他拿了一盆水。人家是拿鐮刀拿畚箕要去除草，法師說

要去出坡；他就拿一盆水，做什麼？洗頭。 

 

祖師一看就知道了，笑一笑，他就說：「好，我幫你除草。」剃頭，就把他頭上

的草給除了，幫他落髮出家了。出家了然後就要幫他說戒，說沒兩句他就耳朵捂

著：「說太多了。」就走了。有見地了嘛。 

 

沒多久，他就又從湖南到了江西，到了馬祖禪師那個地方。一進去僧堂，文殊師

利菩薩不是有獅子坐騎嘛，他二話不說就跑去坐在菩薩的座騎上。 



 

「哎呀，這個人怎麼這樣沒禮貌！」趕快去報告馬祖禪師。馬祖禪師出來一眼就

認出他，三年前他介紹他到石頭禪師那個地方去。他說：「吾子天然。」禪師於

是下了座騎就禮拜，謝法師給法號。此後大家就叫他天然和尚。 

 

他非常感謝馬祖禪師介紹他到石頭禪師那個地方，因為對機嘛，所以他很快就有

消息了。他回來報告，感謝他當時的點撥。這個是遊走江湖的經典故事，由此我

們也可看出祖師和祖師之間的胸襟---毫無門戶之見。 

 

有一次，Ivy 跟我講了一個有趣的事情，因為她常常參加法鼓山共修。有一次她

在法鼓山禪修完了在穿鞋，有一位師姐就來跟她耳語：「哎，師姐、師姐，我好

像在金佛寺看到你。」我說：「那你怎麼回答？」她就笑一笑。我說：「你怎麼不

跟她說，原來你也是江湖中人。」都是在遊走江湖的嘛！這個廟走走，那個廟走

走，遊走江湖。這是一個玩笑話。 

 

我們接下來看另外一個求證的——永嘉大師。永嘉大師，也就是玄覺禪師，因為

尊敬他，所以我們就用他住的地方來做他的這一個稱號。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臺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

心地。】 

 

這些祖師要不很小就出家了，再不然就是自求見性。你看「少習經論。精天臺止

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已經都發明心地了。 

 

【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劇談、暢談也) 。出言暗合諸祖。】 

 

有一次，六祖的弟子玄策禪師跟他暢談，當下覺得他的說法跟祖師的意思都非常

的契合。 

 

【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



。未有證明者。】 

 

所以就跟他講：你的師承哪裡？永嘉大師就說：我聽過很多的大乘經論、方等經

論，是各有師承。後來看《維摩經》我就悟了心地。大家知道唐朝佛法非常的鼎

盛，那時候各家各派，比如華嚴宗啊，天臺宗等等，各各宗派研究風氣興盛。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

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

與偕行。】 

 

玄策法師就跟他講：威音王是第一個佛，在第一個佛之前，你可以這樣子；但是

威音王佛之後，沒有人給你印證，就是天然外道。他一聽就說：法師，請你給我

印證。他回答說：我人微言輕，分量不夠，你應該要去找六祖。所以他就跟著玄

策法師一起來找六祖。 

 

【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 

 

一看到六祖，他振錫而立。以前出家人拿著錫杖。祖師殿那裡有一根錫杖。一般

來講見到這個祖師應該要頂禮的，他卻沒有頂禮。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問：你從哪裏來，為什麼生大我慢？ 

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再來看他們中間的對話。 

 

63:11，影片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永嘉大師。因為六祖跟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為什麼沒有頂禮，生大我慢？他



說：生死在呼吸之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事情。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六祖大師說：如果能夠體悟無生無死的道理，就沒有無常的問題。所以他說何不

體取無生。了無速乎。你看，高手之間的對話是這樣乾脆俐落。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永嘉大師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完全明白 。 

 

【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 

 

於是六祖說：如是如是。玄覺大師禮拜了六祖大師以後，說要告辭了，要回家了

。 

 

【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六祖大師就說：你為什麼這麼快走啊？永嘉大師說：我本來就沒有動。 

 

請問，他從溫州浙江到廣東六祖這裡，他怎麼說「本自無動，豈有速耶。」他說

的無動，是心還是指他的身體？他的心沒有動過。 

 

【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 

 

六祖說：你說沒有動，那誰知道？永嘉大師說：是你自己分別，我心裏如如不動

，是你自己起分別。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 

 



六祖大師又說：嗯嗯，孺子可教也，汝甚得無生之意。永嘉大師還不放過，他說

：無生豈有意耶。所謂意就是落到分別意識裏面了。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高明就在這個地方，在他的如來藏性裏面如如不動。如果他完全都沒有分別，就

跟草木一模一樣；有自性的分別而不執著，不落到兩邊，這才是真道。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 

 

接下來是智隍禪師，他去參五祖以後，自己就常坐，坐了二十年之久。 

 

【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甚麼。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為無心入耶。 

 

有一天，玄策禪師碰到他，點撥點撥他，就問他說：法師，你已經坐了二十年了

，請問你坐的時候，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大家想一想，我們打坐的時候，

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 

 

【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 

 

如果是無心入定，沒有心，入到這個禪定裏面，就跟桌子一樣啊，沒有心；我們

說電腦它沒有心，所以就常常在定中了？ 

 

【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 

 

玄策禪師又說：如果是有心入定的話，豬狗貓羊有心，牠們是不是也都在入定啊

？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 



 

這位坐了二十年的法師一聽，不對；智隍禪師於是說：我在入定的時候，沒有有

跟無，就是空了，我的心是空的了；他說，我在入定的時候不見有跟無的心。 

 

【策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

。】 

 

玄策禪師接著說：如果你在打坐入定的時候，沒有有跟無的心，那就是常定了，

因為你都沒有見到有跟無嘛，意思之間就是一直在定裏面，那怎麼會有入跟出？

如果有入跟出，那就不是大定。他坐了二十年了，被人家這麼一棒打下去，心裏

頭一定起糾結：哎呦，這二十年的工夫，怎麼就這麼不堪一擊呢？ 

 

 

【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 

 

過了很久。智隍禪師就說：請問法師，你是跟誰學的？他說：我的老師是六祖大

師。 

 

【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

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

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請問，你的老師都教你什麼？玄策禪師就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

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離住禪寂，離生禪想。 

 

先解釋一下，這個禪性本來就沒有生滅，所以不可以生於禪想：我在坐禪，有禪

想，有所得失心；生了禪想：我要生到四禪天，我要生到非非想處天。有一個入

出的心，就不是真定，不是大定。 

 

【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



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六祖大師他就說：只有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

這個才叫定。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他聽了六祖這麼一個開示，二十多年都存有入定出定的心，現在他把這個執著放

下了。 

 

我現在要問大家的是，我們修行還要念經嗎？還要念佛、還要打坐嗎？請問，禪

定一定要靠禪坐的工夫嗎？還需不需要念《法華經》？還需要。禪坐還需不需要

坐？還需要坐。所以坐有修有證，可是「染汙心即不得」，重點在這個地方，因

此還是要禪坐。禪坐不是坐在那個地方才叫禪坐，《永嘉大師證道歌》裏面講的

「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在行住坐臥之間，能夠隨時都保持一個

明了的心，菩提心，隨時就在禪坐裏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方辯禪師，大家看。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

師云。我不會佛法。】 

 

有一個人來拜見六祖，問：五祖的衣缽、五祖的法什麼人得？這個問答真好。六

祖大師：會佛法的人得。他於是又問：請問和尚，你得了五祖的法了沒有？他回

答說：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

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有一天，六祖想把衣，洗一洗，所以就到寺後面找一乾淨的泉水。他錫杖一拄下



去，泉水就應聲出來了，他在那個地方洗祖衣。 

 

【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

往唐土。】 

 

忽然有一個和尚前來拜見，他叫方辯是西蜀人。大家請看：昨天在南天竺國，見

達摩祖師。南天竺就是相當於現在的印度啊。 

 

達摩祖師，請問是什麼時候的人？達摩祖師是梁武帝時候的人。梁武帝的時候，

我們取一個整數，是公元五百年，六祖大師大概是公元七百年，他們相差兩百年

的時間。他說昨天在南天竺看見了達摩祖師，達摩祖師不是已經入涅槃了嘛？他

怎麼會在印度看到他呢？兩百年了，你相信他能活這麼久嗎？ 

 

師父曾經講過這麼一個故事，就是三緣寺的常仁法師，我們的師伯公常仁法師，

他守了六年孝。守孝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看，他們就是守在墳那個地方，也沒

有電腦可以看，整天坐在那裏六年啊！ 

 

想想看我們在禪堂裏面，不要說坐六年，坐六天，要這樣子行行走走。說去打個

禪七，或是打個佛七，忍耐不要去看手機，都極其勉強。滿七了，不就趕快洗澡

，吃飯，就是去看簡訊什麼的，是不是？用這樣去推想，守孝的人那個定的工夫

真是了不得，常仁大師整六年的時間就守在墳的地方，可能就是念念經，打打坐

，沒有什麼欲望，這功德真是不可思議。 

 

那時候他守孝快要圓滿了，有一天他想：等守孝圓滿，我就到山上去修行，那個

地方有很多的修行人。就這麼一想，隔天來了個人，那個人也沒開口講話，就這

麼跟他心念溝通。說：你不要去山上修行，你的機緣在這裡，等你守孝圓滿了以

後，你留在這個地方度化眾生。這個人說完以後就不見了。他在晚上做夢，夢見

是誰來跟他指示的？六祖大師。 

 

所以證悟的人的世界沒有時空，他在兩百年後在印度看到達摩祖師，應該不是什



麼出奇的事情了。 

 

我們順便來講一下這個衣。大家如果受了五戒或是菩薩戒，你們也有縵衣，你們

的衣跟出家人的衣不一樣的地方，是出家人的衣有割截，你們的是整一片的；請

看這張圖片出家人的衣有幾種不同，一條一條的。你看，一二三四五，五塊，這

個叫五衣。我現在穿的就是七衣。最尊貴的是九衣，也叫作大衣，是去王宮說法

，或者重大的事情時，才穿這個大禮服。 

 

這個衣的相，是阿難尊者請問佛陀，它應該以什麼為相？我們把它叫作田相，田

地的田，田相。田，意思是如果辛勤的耕它，努力的除草啊、施肥啊，植物就會

長得很好。我們的菩提田也是一樣，如果我們辛勤經營，那菩提果就會長得很好

，同時也是給世人種福田，因此我們把這個衣叫作福田衣。 

 

你看，它有一個共同的相，這個是一長一短，一長一短，有沒有？這個是兩長一

短，有沒有？意思是什麼？聖法，要不斷的增長；俗染，染汙心要不斷的減少，

這是取它的意思。長的意思，就是增長我們的菩提心、我們的聖法、我們的修行

，每天不斷不斷的增長；那個短的意思，就是我們的雜染心，每天不斷不斷的減

少，取這個意思。 

 

【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

。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我們再回來看方辯法師。祖師就問他說：你最會什麼？他說：我最擅長的就是雕

塑。所以六祖就說：那你就雕個來看看。方辯真的就雕了個六祖的像，大概七寸

高，雕得非常好。六祖一看他就說：你瞭解了雕的性，可是你不解佛性---佛性的

體。 

 

【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

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 

 



他摸摸方辯的頭，就說：永為人天福田。給他加持。因為方辯他幫他雕像，六祖

大師就把衣給他做酬勞。方辯一拿這衣，就把它分作三份，一份披在雕像的上面

，一份自己留下，一份就把它用棕櫚葉包一包，埋在土裏面。 

 

【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

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然後他就發誓說：如果得了這個衣，也就是他投胎再轉世，住持在這個地方；他

埋衣的那個地方他會重蓋一間廟宇，並傳六祖的法。他們講的時候是唐朝，大概

是六百年到九百年，到了宋朝的時候一千一百年左右，就有一個僧人叫作惟先，

真的在那個地方掘地。結果一挖，就挖到了他埋在地下的這一份衣，於是他就在

那個地方蓋廟宇。 

 

最後一個，就要考考大家了。有一個僧人叫臥輪禪師，他講了一個偈頌：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臥輪有伎倆：我臥輪有方法，我了得，我有修行。能斷百思想：我什麼都不想了

，沒有妄想，什麼都不想。對境心不起：不管任何的境界來，我心都不動，我的

菩提心每天每天不斷的增長。 

 

你說，他是不是有工夫啊？真有工夫啊！我們會不會斷百思想？我們常常妄想很

多，是不是法師有工夫？他對境心不起啊，心都不會動。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結果六祖一聽，知道他沒有見性，也就說了一個偈頌，他說：惠能沒伎倆，不斷



百思想。臥輪他說，臥輪有伎倆，意思是有的是修行的工夫，能夠把所有的妄想

都斷了。六祖他說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你說誰的工夫高？臥輪禪師的工夫高，還是惠能法師的工夫高？為什麼？他不是

沒伎倆嘛！不斷百思想，他還有沒有妄想需要斷呢？他沒有妄想需要斷了。臥輪

禪師還需要斷百思想，六祖大師已經沒有需要斷他的妄想了。然後「對境心數起

」，「對境心不起」比較好，是不是？對境心不起的時候，是不是又跟草木一樣？

六祖大師他「對境心數起」，但是真心如如不動，他沒有隨著境轉，沒有隨著物

轉，能轉物的就是如來。所以菩提心要怎麼長就怎麼長。是不是六祖的境界高？ 

 

我們不是說禪宗講的是見地嗎？講的是只破不立嗎？請問，六祖要破臥輪禪師，

破他哪裏？他著在哪裏？他著在有上面，我有工夫嘛，我有伎倆嘛。對不對？他

要用「無」要來破他的「有」。禪宗講的就是著在哪裏，就破他哪一個地方。 

 

惠能沒伎倆：說沒伎倆就是無作妙用，他已經到無功用地步了。 

 

不斷百思想：本來沒有思想，所以也就不用斷了。永嘉大師也講「不求妄想不求

真」，對不對？ 

 

對境心數起：因為他的心像一面乾乾淨淨的鏡子。乾乾淨淨的鏡子「事來則應，

事去則淨。」他完全就是鏡子一樣，該起反應的時候，就起反應，事情過了心平

如水。所以這是工夫。 

 

菩提作麼長：菩提心不增不減就是這樣子的如如。蓮池大師說：我們現在所謂的

不斷百思想，跟六祖大師的不斷百思想工夫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還是要作工夫

，還是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 

 


